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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熔炉炼人生
——回忆参加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和东海游击总队前后

1932年，我出生在展茅茅洋夏家一
个贫苦家庭，家有父母，两个哥哥。当时
由于家境贫寒，度日惟难。记得小时候
一日三餐靠吃番薯填饱肚子，冬天无棉
衣御寒，冷得直哆嗦。后父亲凑点钱在
螺门开了一家小店，我们全家也随之迁
居螺门。两兄下海为渔霸捕鱼。由于小
店经营得还可以，家庭生活有所改善，我
因此得以读了两年私塾，识了几个字。
但好景不长，几年后，父亲的小店在一场
大火中毁于一旦。我家不得已又搬回茅
洋，日子陷入窘困之中。

在螺门时，我与邻居吕友法（吕恒）
十分要好，情同兄弟。他体型精悍，性格
刚烈，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我很钦佩
和敬重他。日军侵占舟山后，吕友法怒
火中烧，不久就参加定海国民兵团第二
大队，勇猛顽强抗击侵略者。后来听说
他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一只眼睛被
子弹打瞎，被人们称为“吕单吊”，他的名
字在大展、螺门一带家喻户晓。

1947年夏，我刚满15岁。国民党发
动的内战逐步升级，到处抓人抽丁，弄得
人心惶惶。再加上当局苛捐杂税，横征
暴敛，老百姓不堪重负。家里人也整日
提心吊胆，生怕我被抓去当“炮灰”。为
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当时展
茅、螺门一带的贫苦渔农纷纷加入徐小
玉领导的游击队（整理者注：此时已被中
共苏北党组织收编）。我虽年少，但也渐
生对当局残暴、腐败的不满。这年秋天，
好友吕单吊找到我说：“纪尚，这日子没
法过了，官逼民反，跟我一起参加游击队
打国民党去。”并说干游击队有生命危
险，要我自己决定。我想想家里生活这
么困难，一贫如洗，不造反是没有活路
了，就准备跟吕单吊投奔徐小玉部队。
1948年1月初，我跟吕单吊到茅洋林家
正式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舟山群岛游击
支队（以下简称“舟支”）。

到“舟支”后，我记得见到了支队长
徐小玉、副支队长江之铭，还有朱松基、
刘凯等人，当时部队有100多人。那时，
徐小玉的名声蜚扬，如雷贯耳，影响很
大。他40岁左右，身材不高，络腮胡子，
两目炯炯有神，十分威严。当时国民党
地方当局造谣诬蔑他“青面獠牙，面目狰
狞”，没见面似乎神秘莫测，但一见面接
触，我觉得谣言不攻自破。他和蔼可亲，
十分和善，时常含着微笑，也没什么架
子。徐小玉、江之铭等支队领导见我人
小机灵，让我当通讯员，做些瞭望、侦察
敌情的工作，先后随部队到黄杨尖、北
蝉、钓门、钓山、洞岙等地活动。部队当
时给我们每个人发5斗米做月饷，折钱5
个银元。

我参加“舟支”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比
较大的军事行动，即著名的塔岭伏击
战。1948年1月9日，我们部队到塘头冷

水坑宿营时得到情报，说国民党定海县
保安警察第三中队中队长兼沈家门警军
联防办事处主任王雪瑜带警士6人住宿
在螺门，准备第二天去展茅、芦花活动，
并扩充人马，图谋对付“舟支”。保警三
中队和王雪瑜是我们“舟支”的死对头。
王骄横傲慢，不可一世，多次狂嚣要消灭
我们。为了杀杀王雪瑜的威风，支队领
导徐小玉、江之铭等决定在王雪瑜一伙
行程的必经之路——展茅塔岭进行伏
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20多个同
志在徐小玉、江之铭、何育芳（“舟支”直
属中队中队副）等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埋
伏在塔岭小青岙山脚两侧树丛中。我跟
江之铭、一个姓李的中队副则埋伏在塔
岭北侧。李中队副交给我一支2号木驳
枪迎敌。时近中午，王雪瑜等骑自行车
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后，“舟支”指战
员凭借地形和火力优势，南北夹击，正面
强攻，打得王雪瑜等敌兵躲在路边大石
头后面，抬不起头来，我也手持木驳枪狠
狠扫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负隅顽
抗的王雪瑜被当场击毙。塔岭战斗“舟
支”大获全胜，除一敌兵车胎爆破未过岭
漏网外，全歼号称“舟支之虎”的王雪瑜
和5名警士。战斗中，我方战士张友全
腹部中弹，后不幸牺牲。战斗结束后，同
志们撤回茅洋、钓门休整。

不久，领导上调我给副支队长江之
铭当通讯员。当时由于环境恶劣，部队
经常行军，餐风露宿，南北辗转，行踪不
停。我那时虽然年龄较小，但在江之铭、
李中队副等人的影响教育下，革命理想
日益明确和坚定，觉得能够为穷苦人打
天下很有出息，精神始终很饱满；再说革
命队伍官兵平等，相处融洽，互帮互助，
因此尽管部队生活异常艰苦，但是都能
坚持下来。

1948年3月底，我跟随江之铭、何育
芳、李中队副、吕单吊等人转入东海游击
总队（以下简称“东总”），并继续当通讯
员。“东总”由王起（时任中共浙东临委委
员）兼任政委，江之铭为副总队长，有3
个中队和一个特务分队，近300人，人
员、武器装备都还可以。这年5月底，我
又参加了“油岭战斗”（油岭位于洞岙和
吴榭之间）。这次战斗伏击的对象是国
民党定海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刘步
超带领的下乡抽丁征兵人马。油岭战斗
我方伤亡比较大，有5人阵亡，第三中队
（代号“解放”）中队长刘凯等4人负伤。
尤其是事务长夏自由（展茅夏家人）英勇
牺牲。听说被敌人残忍地割下头颅挂在
沈家门示众，我非常难过，心里像刀剐一
般。他平时对我这个小战士非常照顾关
心，看我长身子的年龄，时常弄些好吃的
给我。浓浓战友情，我只有把怒火发向
敌人。后来我又随部队参加了龙堂岭、

黄沙等战斗，经受了枪林弹雨、战火硝烟
的考验。

1948年8月上旬，部队开拔到大展
茅洋，我看到王起、江之铭等“东总”领导
人神色严峻，似有重大行动迹象。不几
日，部队主要领导在林家林忠平家开会，
我奉命担任警戒工作，会议具体内容不
清楚（以后才知道是中共东海工委及“东
总”等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茅洋会议”，部
署部队南进台属地区）。其间隔了五六
天，部队就开始行动，向螺门方向集结。
一天在螺门吃好晚饭后，“东总”300多
人分乘10艘大捕船（帆船）浩浩荡荡扬
帆南进。我紧随江副总队长身旁，半夜
船到六横戏文山外海面暂泊。翌日凌
晨，部队在平峧登陆上岸，江之铭率我们
一路就直扑双塘乡公所缴枪。当时伪乡
长以及所人员看来已有所闻，早作鸟散
状逃命去了。我们冲进去时，乡公所人
去房空，屋内一片狼藉，桌上散落不少已
做好的“派司”（身份证）。我们没遇什么
武装抵抗。后来“东总”发动群众缴枪筹
款，王起、江之铭等领导召集乡保长（亲
属）开会，宣传部队政策。大意是，我们
都是共产党新四军，不是土匪，叫老百姓
不要害怕。同时部队发动群众寻找枪支
线索，实现缴枪筹款计划。六横岛的警
察所、自卫队、乡公所及地方乡绅都拥有
大量枪支弹药。但由于我们这次行动仓
促，再加上此地无甚群众基础，近几天的
缴枪筹款行动收获不大，仅“东总”大队
长王荣轩率领的主力缴获伪警察所电台
一部。可是这个时候部队仍犹豫不决，
待在六横不动。

3天后形势突变，大批国民党军队上
岛“围剿”东海游击总队。记得当时我跟
江之铭、李中队副、吕单吊等人在下庄庙
附近一地主家里宿营。战斗瞬间就打响
了，江之铭命李中队副立即带我们占据
有利地形迎敌。我们爬到山上观察，看
到大量国民党士兵从军舰上下来，蜂拥
上岸，在舰艇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发动
猛烈进攻。国民党军武器精良，发射的
枪榴弹哗哗作响，天空中硝烟四起，战斗
进行得十分惨烈。“东总”有很多指战员
牺牲。面对强敌，我们虽势单力薄，但顽
强抗击，双方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后
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总队领导决定准
备乘夜撤退突围。黑夜中我与江之铭副
总队长等10多人撤出战斗，向无村庄的
稻田里隐身寻路突围。突围行动前后，
我们与李中队副、吕单吊失散。我至今
特别难忘他们两位。李中队副当时约二
十七八岁，人长得很魁梧，力大过人，依
稀记得好像是洞岙人。他平常像大哥一
样关心爱护我，我们情同手足兄弟，六横
失散后他就生死不明了。吕单吊是我走
上革命的引路人，他从六横突围出来后
不久在展茅大施岙被捕，后在定海白虎

山慷慨就义。
夜色漆黑，风雨如盘，流弹飞曳。江

之铭带我们从露水稻田里钻出来摸到泥
涂，再到海塘边寻船。在海边，我们发现
国民党多艘军舰在海面上巡逻，探照灯
发出强烈的光芒，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封锁很紧。半夜时分，我们好不容易发
现一只舢舨，推落海后向虾峙方向划
去。一路上行驶得惊心动魄，敌舰探照
灯扫过来时，我们趴在舱板尽量隐蔽起
来，不照时就拼命划船，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到虾峙。到虾峙上岸后，江之铭出钱
请一保长再用船将我们10多个人送到
老碶头，然后在附近“狗尾巴”山边一只
庵里隐藏起来。这时，江之铭提出大家
集中在一起行动不便，叫我们先各自回
家隐蔽待命，等突围部队全部出来后，再
设法通知我们归队。

六横战斗后，国民党军警抓紧搜捕
我“东总”指战员。我回茅洋没两三天时
间，伪保长闻讯就带保警一中队人员来
抓人。记得我当时正在田地掏番薯，即
被他们五花大绑抓去，关在大展庙。一
同关押的还有差不多同时间被捕的“东
总”战友翁才福、徐尧清等。落入敌手
后，我们受尽严刑酷打，敌人企图从意志
上摧垮我们，但我们始终没有屈服，战友
们相濡以沫。翁才福人称“螺门县长”，
担任“东总”螺门站联络员。他沉稳老
练，教我斗争策略。他叫我不要承认是
“东总”战士，只说是挑夫，并鼓励我和同
狱难友坚持斗争。后来，他和徐尧清被
敌人押到刑场枪决，我也被解去陪绑。
面对刽子手的枪口，翁才福毫无惧色，视
死如归，他蔑视敌人：“开枪吧，老子二十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战友就义前的大无
畏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我。后我又被押
解前往芦花庙、北蝉洪家、白泉等地，敌
人如法炮制，刑讯拷打，法场陪绑。我尽
管受尽非人苦难，但坚不吐露“东总”丝
毫秘密。

不久，我和其他几个难友被押上汽
车，送到定海北门国民党警察局牢房。
敌人继续折磨摧残我们。警察局牢房充
斥着各色各样的人。当时牢房如同“地
狱”，“犯人”犹如猪狗。里面一天吃两餐
“饭”，一餐一人一碗喂猪的烂渣米，难以
咽口，根本吃不饱。而且开饭时，关押人
员总是争先恐后，秩序非常混乱。一次
开晚饭时，我借口上厕所乘乱跑出来，披
星戴月连夜逃回家隐匿起来。

1948年底，厄运再次降临到我身上，
国民党87军到大展抓壮丁，我不幸又落
入魔掌，被迫当了一名“国军”士兵。先
在沈家门泗湾受训了3个月，然后被派
到军部给参谋长当勤务兵。

87军军部设在沈家门大乡绅陈满生
家。国民党当官的对部属态度蛮野，根
本不把我当人看。该参谋长稍有不顺，

就拳打脚踢，破口大骂，我待在国民党军
队里非常痛苦。“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每
天格外思念“东总”的战友，盼望着有一
天能重回革命队伍。到1949年初，国民
党军队在大陆已连吃败仗，其官兵惶惶
不可终日，开小差的人很多，士兵、班长
乃至排长经常大批溜走。我不甘心充当
反人民的内战“炮灰”，决心摆脱这痛不
欲生的生活，找机会脱身。

1949年农历三月廿八夜晚，月黑风
高。我乘隙从军部逃出，沿沈家门宫墩、
鹤龄泉，向大展方向奔去。越过南岙岭、
塔岭，等我深夜跑到大展柴家时，人已经
气喘吁吁了。正当我松一口气时，路上
又蹦出“程咬金”拦路，几个在此活动的
国民党52军的士兵发现并扣留了我。
因为他们见我身穿黄军装，孤身一人，顿
生疑窦，非要我去见他们连长。“不好！”
我暗暗想，要是见了他们上司，还不把我
当逃兵抓回去，就连忙和他们套近乎，磨
蹭时间，伺机脱逃。就这样一前一后走
着，我故意说：“老兵，长官派我出来办
事，我不熟悉这里，迷了路了。”52军的
士兵都是外地人，他们狐疑地盯着我，似
信非信。我东拉西扯盘算着如何脱身。
不多时我乘带头士兵不留神，拔脚就向
前狂奔，后面的士兵见状大叫：“站住！
快站住！再跑打死你……”并紧追不放，
同时开枪射击，子弹“叭叭”从我身边飞
过。我凭借熟悉本乡本土地形环境，七
拐八转，与他们周旋，后来追兵终于被我
甩掉。逃到家里已近拂晓，为了自由我
整整跑了大半夜。

我回大展茅洋后，即在家务农。虽
然与“东总”失掉了联系，但我仍牵肠挂
肚，心里时常惦记着部队和战友，坚信东
海游击总队会打回来，会来解放受苦受
难的家乡。1950年5月17日，人民解放
军将红旗插上舟山岛，我在家乡迎接解
放。回忆在“舟支”和“东总”这两支革命
队伍的战斗生活，我终生难忘，尽管我以
后个人道路颇为曲折，但比起那些为革
命事业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来，又算
得了什么呢。

口述：夏纪尚 整理：傅曦


